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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城·面孔

“太熟了，光在心里

想想就行了”

1981年，刘荣光26岁，结婚
不久，月工资34元。那年，他见到
一块中国产3号苏式座钟，“崭
新，应该是做好后就没有让它走
过”，卖家要价150元。当时，酷爱
钟表的父亲刘恩阳说值这个价
钱，刘荣光就把办完结婚仪式后
剩下的150块钱花在了这块钟
上。

这是刘荣光钟表收藏史上
浓墨重彩的第一笔，此前，他也
挺爱收藏，只不过用他的话说，
“那是小打小闹”。

30年后，再走进刘荣光的家
里，就会发现各个角落都是钟
表。卧室墙上有一溜苏式挂钟、
广式挂钟、英国布谷钟，抽屉里
塞着小巧玲珑的怀表、手表，客
厅摆着2米2高的德国五音落地
钟，玻璃博古架上摆着座钟、磁
钟、电报铁钟、玻璃台表……要
是让它们都跑起来，那各种各
样脆生生的打摆声、沙沙的指针
转动声将会充满整个房子，就
好像这里住满了各色鸟儿，得
意的时候就会钻出来哼唱几
句。
不过，刘荣光已经把每只钟

表走动的声音都听熟啦，他一般
不会让这些有年头的伙计们再
动弹起来，他收藏的一千多块钟
表，大部分都存放在另一处房子
里，见面的机会不多。
这一千多块钟表，有的是他

买的，有的是他用别的古董跟人
换的，有的是他父亲刘恩阳留下
的。现在，即使不面对实物，他也
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乌利文公
司出品的那块珐琅彩礼拜表上
有60多颗珍珠，可以细致地描
述出那些广式座钟上镶嵌的深
海螺钿的形状。
对刘荣光来说，这些钟表已

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朋
友了，不需要一遍遍拿出来看，
“光在心里想想就行了。”

这些钟表出场的重要时刻
是过年过节刘荣光兄弟姊妹五
人的聚会上，“五个人都爱玩这
个”。他们都有能拿得出手的藏
品，几个人串门时常把心爱的物
件摆出几个来，欣赏一番，品评
一番，谁收藏的东西好点，谁稍
次点，甚至都有个排名。

兄弟姊妹几人爱钟表的习
惯来自于他们的父亲刘恩阳。七
十几岁时，从不写诗作文的刘恩
阳曾套用古诗《春晓》写了四句
感言：身居陋室小，四壁皆钟表；
夜来闻摆声，时光知多少。刘荣
光这一辈就是在满屋老钟表的
滴答声中长大的。

刘荣光说，父亲是济南仪器
厂的创办人之一，自学了一手精
湛的钟表维修技艺。虽然家境一
般，但对于钟表等物件，却是“碰
见了就买，只留几块钱生活费”。

“不是咱的，

命里没有”

和父亲一样，刘荣光也对钟
表如醉如痴。他也收藏别的物
件，家具、古书、玉器、瓷器、陶

罐，这些都有出有进，但倒手赚
的钱都花在了买钟表上，有的直
接让给别人换成了钟表。

而钟表，只要一到他手里，
肯定就死守住。他说，5年前，自
己从工厂买断了工龄，前些年和
亲戚一起投资办了一家锯业有
限公司，生意还不错。平日里他
也没有别的爱好，“不抽烟、少喝
点酒，也不讲究吃”，只是遇到可
心的钟表，恰巧手里又有闲钱，
就会忍不住买下来。

买表，他买出了很多故事。
好些年前，为了一块满天星珐琅
表，刘荣光拉着一位朋友专门跑
到德州。下车后，他们赶了十几
里地，还是没能打听到卖家住的
村子，两人又冷又饿，索性坐在
庄稼地头上歇脚。

这时天色已经黑沉沉了，四
周只有风扫过庄稼叶子的声音。
老刘说，那时他心里正犯嘀咕
呢，迎面开来了一辆拖拉机。他
刚想问路，拖拉机驾驶员跳下
车，撒腿就跑———“他把我们两
人当成劫道的了！”当天晚上，他
们俩费了好大周折来到卖家家
里，哪知这人已经出门收古董去
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卖家来
济南了，刘荣光赶忙来到旅馆，
结果被告知来晚了一步，就在当
天，这块表已经被卖给别人了。
“不是咱的，命里没有。”虽

说如此，刘荣光心里对这块表
还是挺惦念。又过了一两年，一
个行里的人拿着块表找到他换
字画，一看到表壳珐琅画周围
镶着的三圈珍珠，刘荣光差点
跳起来———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
觅处啊，正是那块满天星珐琅
表！

还有比这更巧的事情。1995
年8月，刘荣光去北京参观故宫
钟表馆，其中一只烧蓝打簧表引
起了他的注意——— 这只表他似
乎在原济南老钟表店的一位退
休师傅家见过。回济南后，刘荣
光抽空来到这位师傅家，那只表
果然还在。这位师傅说，这表原
属于自己的老师——— 修表匠钱
师傅的，有一次把表拆开上油期
间，钱师傅患脑溢血瘫痪了。他
去世后，把这块残缺不全的表留
给了自己。

后来，这位师傅将这块打簧
表以低价转给了刘荣光。一年
后，刘荣光因为收藏的一块旧表
要配零件，再次去找这位师傅，
临走时师傅拿出一小盒表齿轮，
说是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知道
刘荣光爱好收藏，就半卖半送给
了他。回到家，老刘正要把这些
零件束之高阁时，几个比普通齿
轮略厚，而且排列顺序有标记的
齿轮引起了他的注意。

刘荣光把这些齿轮和那只

珐琅打簧表一起送到父亲家中，
在父亲高超的修理技艺下，这些
齿轮被一件不差地安装完毕，经
过精心调试，这只表又行走如
初。

“别瞎了这些东西，

得让他们活起来”

很多好东西，刘荣光见过，
心里喜爱得很，但要么因为价
钱，要么因为表主人不撒手，“跟
咱没缘分”，他只能在心里念着。
“青岛有块好表，叫‘舵手

表’，原来是放在中山舰上的。呵
呵，咱没那个实力买，看看也高
兴。”8月24日，刘荣光手里攥着
一块珐琅表，以很快的语速向记
者讲起进入他心里的那些钟表，
话又快又密，就像这些钟表带着
温度，带着灵性，得一口气讲完
它们的好处，不能厚此薄彼。

他手里的那块珐琅怀表，直
径46毫米。生产于20世纪的瑞
士。背景为宝石蓝珐琅，上面画
着的金发美少女，唇红肤白，头
发的颜色丝丝入扣，侧视之下，
散发出一道道太阳光芒般的光
线。“能在珐琅表上画人物的画
家就不多。”他说，油彩不耐高
温，温度不能高于300℃，但珐琅
只有在800℃才能烧成，因此画
家需要精通化学工艺，“一层层
地画”。先画一层颜色，经高温后
变色，再次配色，再次变色……
如此循环，“至少得烧20遍”。就
这样画了烧，烧了画，这样一块
表，画完需400个工时，而最后的
成功率只有50%。

因为钟表是前人的心血之
作，做工精细，是艺术品，所以
不能让它们“瞎了”。古钟表有
传承有历史，他想让它们成系
列，把这条截断的河流一段段
接续起来，让人看到它的绵长
深邃。

因为这些原因，他很想创办
一个民间古钟表博物馆，把父亲
遗留的藏品和兄妹几人的藏品
集中到一起，成系列的展览。

2008年，在整理申报材料的
过程中，刘荣光萌发了编写《中
华民间古钟表收藏》一书的念
头，兄妹对此也很支持，各自拿
出藏品让他挑选。最后他挑出了
六百多块古钟表，分为座钟、挂
钟、台表、怀表、手表五个系列，
38个类别，对每块表进行详细描
述。

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发行。
在书中的自序中，他写道：“目的
是使读者对钟表的产生、发展、
种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逐渐
产生兴趣，进而保护、收藏这一
人类科学发展的结晶—古钟
表。”

一周时间虽然短暂，城市人
物却依然动人。

醉酒客。这本不是新闻了。
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喝醉了
酒打车也无可厚非，偏偏有这么
一群人，酒喝多了在车上洋相百
出：吐车里，喊不醒，找不到
家……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能喝
的就是好汉，但怎样保证好汉不
受伤？这让城市在思考，能否建立
一个醉酒管理条例，不让公共秩
序因为酒精而迷茫。

酒司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开车，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可在
省城的高架路上，居然有这么多酒
司机。动用异地警力，出其不意，在
不允许停车的市区高架路上查醉
驾，第一次就逮到了46人。46人呢，
还不算那些漏网之鱼，这是多么令
人触目惊心的现实。

坠桥人。这可能与醉酒无
关，却与高架路相连。北园高架
路西头，“断头路”又上演一出悲
剧。那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在此殒
命才一个多月，一中年男子又在
此莫名坠桥。意外的事情也许并
无关联，快快消除隐患修好路，
彻底去掉这个不吉利的名字，希
望每一条路都成为平安路。

泼漆者。平安路上不平安，
都怪那俩泼漆者。在小纬六路，
一家店铺被人莫名泼了红漆。查
看录像才知道，有两个戴着口罩
和太阳帽的青年，深夜专程来泼
漆。有旧仇，还是有新恨？浪费那
么多漆，就能泄愤吗？希望警方
能找到这两个无聊的青年，让大
家看清他们的真实面孔。

回家人。这是一个个真实的面
孔，药山脚下洋涓村的村民回来
了！8月27日开始，在外避险三个多
月的村民终于回来了，山上的情侣
石险情解除，大家又可以过安居乐
业的生活，让人松一口气，这是多
么值得安慰的事情。在地质灾难频
发的年代，人们的警惕和社会的关
注，让这个与“悬石”一直相伴的村
子，永久消除了这一心头隐患。

苏小沫儿。现实的隐患消除
了，网络的隐患依然存在。在安
静的周末夜里，在新浪微博一周
年的日子里，济南脖友“苏小沫
儿”突然要在自己“脖子”上自
杀，这引起了数千脖友的关注，
北京和济南警方也闻风而动。善
良的人们和正义的警方，“宁可
信其有，不能任其亡”，最后，“苏
小沫儿”没事了，唾沫也跟着来
了。危言耸听可以博得同情，这
可能是人性的弱点，但如果利用
人性弱点来拔高自己的“脖子”，
并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就是一
种悲哀。但愿不是这样吧。

现实的人
网上的客
本报记者 张贵君

身居陋室小

四壁皆钟表
夜来闻摆声

时光知多少
文/片 本报记者 赵丽

今年55岁的刘荣
光，一辈子与各式各
样的钟表为伍。虽然
他只是一个普通工
人，父辈也是工人。可
在另一方面，他又是
个极其富有的人，

他收藏了一千多
块钟表，其中一块18
世纪早期的法国皮套
钟，曾被专家估价为
30万。可他更富有的
是内心，他一直想建
一座古钟表收藏博物
馆，把自己和父亲的
藏品陈列其中，让这
些摆在桌子上的东西
活起来。

刘荣光

▲刘荣光在欣赏自己收藏的钟表。


